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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母由于得了重病，需要坐轮椅。虽然之前她

能健康地走路，但如今病情恶化，逐渐变得无法行走

了。

由于我的祖母需要经常坐轮椅，像以前那样外出的

时间变少了。

我的祖母曾说过，

“真想像以前一样走路”。她还说，一个人哪里也去

不了，无法上下楼梯，不能去没有电梯的建筑物，真的

很不方便。

我父亲发高烧，晚上去急诊医院的时候，护士拿来

了轮椅。但是，我父亲说自己能走，便拒绝了。

于是我试着坐在了轮椅上，发现真的很不方便。

拼命地用手转动也没怎么向前行进，由于轮椅很大

很重，搬运的时候也不方便。但是，由于是晚上的医

院，周围没人，所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到了大街上会

是怎样呢？

我在去名为“大阪儿童乐园”的地方时，去了名为

“障碍城”的区域。这是

一个体验坐着轮椅乘坐

电车等的区域。体验后

发现，电车与站台间的空隙很危险，检票口的过道过

窄，到处都有许多不方便。我心想，

“原来轮椅这么不方便。”

“我终于明白祖母讨厌轮椅的理由了。”

坐在轮椅上感觉到不方便的地方，就称为“障碍”。

大街上有许多“障碍”。

我是这样想的。

“构建无障碍的世界，所有人都能为坐轮椅的人提

供帮助就好了。” 

我想，如果所有人都对“障碍”进行思考，那么坐

轮椅的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方便。

如果能变成那样的世界，我希望和坐轮椅的人们尽

情玩耍。

近来的新闻中，经常听到关于虐待儿童的消息。向

幼小的孩子实施暴力、放弃养育孩子不给食物等，这对

有着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我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

某天因为儿子餐桌礼仪恶劣，提醒他多次都不听话，

我就怒骂，打他脑袋说：“如果不听话，就把你赶到外面

去！”儿子就生气地说：“好痛！干嘛打我！”

饭后，看着电视机播放的关于虐待孩子的新闻，我

被妻子开玩笑地说道：“刚刚你发火的事再升级一点的话，

都可以上新闻了”，闻言我心中不禁一惊。

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我注意到我刚才的行动不是

管教，而只是放任自己感情的一段痛斥而已。然后，我

为举起手打下去的自己感到又羞耻、又恐惧。

骂人时，虽然心里知道让对方理解自己为什么被责

骂这一点十分重要，可是要保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是很

困难的。朋友和附近的熟人也说到，自己同样会有“一发

火就会动手”的经历。

以前，在一次和幼稚园的老师交谈时听他们说过，

观察孩子的行为就能看出父母的作为。特别是孩子之间

的吵架，有孩子一生气就马上出手，有的则是诚恳地解

释自己生气的原因。据说从这些地方就能完完全全看出

平时父母的态度了。

虽然我不清楚那些施虐者的人生，可是我却知道小

时候的经历和经验，无论是好的或不好的，都会对孩子

长大后造成巨大的影响。

以管教为借口对孩子实施

虐待，这单纯是自身对欲

望为所欲为的发泄，不过是把管教和自己欲望的表现、

压力的发泄混杂在一起而已。事实上，以管教之名的虐

待，最糟糕的有致孩子死亡的案件，所以根据父母的心

情来进行管教是十分危险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构建出保护孩子和父母

两者的人权环境十分重要。

我自己正参加附近的町会和学校等举办的活动。这

可以帮助加深自己与地方居民的联系，构建起让孩子得

到保护的环境。同时，不应仅仅限于得到别人的保护，

通过加盟“儿童110之家”，建设起一个可以由自己参与

保护当地孩子的环境，我认为这是下一个应该研究的课

题。建设一个可以保护儿童人权的环境，与建设一个可

以让孩子就不安的事情进行倾吐商量、可以关爱心灵的

环境是相辅相成的。

这样的行动，会成为将来把孩子培育成拥有爱心之

人的契机，也会让孩子不仅对儿童的人权问题感兴趣，

还会引发孩子对和平与歧视等与人相关的问题的兴趣。

即使我们无法采取世界规模的行动，可是仍然衷心期盼

着我们可以成长为能保护下一代儿童人权的父母。

我的祖父在五年前被诊断为肾功能衰竭，自此便接

受人工透析。那时候，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并不能十分

理解祖父的病情。但我清楚记得，为了接受透析而做了

血管手术后，祖父的手腕是如何的千疮百孔。当时的祖

父，差点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希望。那是因为，从那以后

直到生命耗尽的那一天，这种治疗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安

都将持续。看着祖父苦闷的表情，虽然我的心情也跟着

沉重，但我坚持写信，让祖母帮我带去病房。祖父住院

的时候，获得了医生和

护士的支持，也被同一

病房的重病患者积极接

受治疗的样子所鼓舞。这样，祖父自己也逐渐从心底感

受到自己的生命因为透析而得救的可贵性，于是想法随

之而变，希望“要再活一次”。出院后，祖父坚持进行

每周三次的透析治疗。

我最喜欢与祖父交谈。是祖父教会了我日本史的有

趣，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向祖父提问，他就一定会回答。

每天，祖父会花数小时把报纸从头到尾地细读。要是我

去找他的话，他会把老花眼镜退到鼻子处，对着我微

笑。直到如今我成了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这点也依然没

有改变。变了的是，这五年期间，祖父得了名为腰椎管

狭窄症的病，变得无法自力行走。而且被主治医生告

知，因为用于透析的手腕血管老化，并判断如果今后要

接受重做血管的手术，以祖父的体力已经很难支持，在

这样的情况下，余生还有两年左右。这些话让我和我的

家人都大为震惊，曾有一段时间非常沮丧。但祖父却和

五年前不一样，看上去像是完全接受了。他明确地被告

知情况后，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可以做的力所能及的

事。无论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希望祖父都能感到“活着

真开心，明天真令人期待”，我期盼能将这种“生命的

希望”赠送传递给他。为此我能做点什么呢？这并不是

件难事。小时候祖父让我骑在上面的这对肩膀，这次由

我来支撑它。小时候祖父陪我玩掰手腕的这双手，这次

由我来牵住它。我在后面推着轮椅，听着祖父给我讲战

争的故事。就这样我们一起行走一起说话的时间，让他

感到无比的高兴。每当此时，随后的整整数天内，我的

心中都感到十分的充实。

看着身边的亲人逐渐需要看护的这个过程，让我懂

得了这种过程是无论谁都会经历的。家人和身边的人的

支持，与疾病的治疗同等重要。我明白了鼓励和笑容能

使人变得乐观向上，会为明天带来希望。我切身地体会

到，在今后老年人不断增加的浪潮中，我们每个人都要

独立思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要把温柔和温暖不断循环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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